



邓丽君歌曲中的文化认同

内容摘要：邓丽君的歌曲在80年代的台湾地区风靡一时，民众普遍的接受度反映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生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三个维度来探讨从邓丽君歌曲中体现出的与时代相生的台湾地区人民的普遍心态。

关键词：认同；想象；民族共同体；文化危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地区，邓丽君的歌曲可谓传唱一时，她甜美温柔的声音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听者总是试图从传播媒介中寻找一种可以将自我与他者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从邓丽君的歌曲中延伸出的家国情怀和孤寂感伤催生出一种台湾地区人民共有的经验。这种经验通过想象的方式得以重建。作为想象的形式之一的歌曲，使得想象的共同体在听觉上被表现出来。在时代背景下，齐唱着《甜蜜蜜》、《丢丢铜》、《小村之恋》的台湾人被“请进”一个和谐一致的场合，一个可以给予他们安全感，令他们饱含信心的文化共同体之中。
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之一的邓丽君因其演唱者的身份无疑更具典型意义。邓丽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在台湾流行歌坛上扮演了一个不寻常的角色，她以区区歌手的身份，对横互眼前的政治生态竟产生与众不同的魅力及巨大影响力……对邓丽君的种种议论似乎已经超过其个人的意志范围，而成为众人的大事。但毋庸置疑的是，邓丽君的歌曲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必定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意义，并且与那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三个角度详细阐述邓丽君歌曲中体现出的三种文化认同。在此之前，先谈谈这三种认同的概念。

身份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即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群体包括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民族、种族；地缘关系的村、乡、县、市以及亚洲、东方等；法律关系的如国家、国际组织等。个人通过群体认同，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群体中，并产生“归属感”，视这个群体为“自我”，而视群体之外为“他者”。例如，“台湾民族主义”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外来政权，是“非台湾人”势力的化身，并把外省人视为阻碍台湾社会本土化的“他者”。身份认同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历史记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由社会群体共同建构出来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其集体记忆，社会群体依靠这种集体记忆得到凝聚和延续。

政治认同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于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自我牺牲。
 

文化认同意味着接受并归属一种文化。卡尔霍恩说：“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在名字、语言和文化当中形成的‘自我认识’。”

台湾地区文化有三个源流（互相交融并存），一是作为台湾地区文化主流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干的中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影响日益广泛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美日文化，本文主要讨论日本文化；三是在商业文化冲击下日渐衰微的台湾地区本土文化。因为邓丽君身份的特殊性，其与这三种文化都有密切接触，因此她的歌曲主要体现出对这三种文化的认同。
一、中国传统文化认同

邓丽君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原籍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邓丽君的母亲是山东泰安市东平县人，父亲邓枢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台湾。因此，邓丽君是出生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作为一个“外省人”，邓丽君自然从小深受父母“外省文化”的影响。她热爱古典诗歌和戏曲，10岁就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首《访英台》获得冠军，11岁参加国语朗诵比赛获得全县第一名。

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为台湾地区民众建构了“认同中国”、“国民党正统”的历史记忆，但是这个“大中国意识”却是以“反共”与忽略台湾历史为代价。在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历史教育上，一方面“肃清日本统治的遗毒”，建构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鼓吹建立“文化大国”，自诩为中国“道统”、“正统”的承继者，把反共说成是保卫民族文化。儒家文化成为台湾当局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此政策上，兴起了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广国语；限制本土文化（限制说闽南语，限制歌仔戏、布袋戏的演出）。由此看来，依赖戒严体制而生存的国家机器，基本上乃是以中原文化与代表中国为主要取向。在国家主导之下，战后台湾地区的主流知识都渗透了国家民族、道德争议与英雄崇拜等大规模、大格局的价值观念。

那么邓丽君所认同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呢？ 
邓丽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何处，我都是中国人。”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1949年，撤守到台湾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及移师至台北的国民党，以正统政府自居，并坚持“国家的版图涵盖中国大陆全部及蒙古、西藏”的立场。因此在学校学生们所看到的中华民国地图，可以说只是一个巨大模拟的虚像，而邓丽君正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强调“我们是中国人”的这种“中国人教育”，正是国民党统治下学校教育的根本基础。邓丽君一直以“中华民国”的版图作为依归，所以向来自认“我是中国人”。

对邓丽君而言，所谓“中国人”是一种象征意义。它是具有民族性的，对于自己在大陆走红，邓丽君说，“我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一样是唱给自己同胞听”；同时，它又是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邓丽君在东南亚千万华侨、华人心中也是无法超越的偶像，这些人在其国度几乎都拥有居留权或国籍，但邓丽君认为这些人都“留着相同民族的血液”。因此，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中国”，承载了更多文化上的意义。
1983年邓丽君发表了《淡淡幽情》专辑。这是她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她本人参与策划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中的12首歌曲皆是根据宋词改编，以离愁、思乡、男女之情为主题，表达的是孤寂、缺憾，封闭在中国情怀中的无奈以及面对超乎个人意志与能力控制之外的情境，单一的个体只能无奈地接受、体验的悲剧命运。特别地，李煜的《虞美人》被命名为《几多愁》，让我们感到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琴声中似乎隐藏着巨大的悲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隐含着空间的流动和“望”的期待；《独上西楼》以如真似幻的清唱开始，中间穿插大段独白，留给听众更大的想象空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汉语通过诗词这种文学体裁表现出其在构建文化共同体上的强大趋动力。在邓丽君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建造在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之上的承载了五千年文明的古典中国。这文明关乎人生、家国、乡愁、友情、亲情、爱情，孕育于这文明之中的中国人有快乐、悲伤、光荣。因此，邓丽君通过音乐完成了对古典中国的建构，一个古老、庄严而又多情的充满浪漫想象的中国。
二、台湾地区本土文化认同

广义的台湾地区本土文化包括台湾地区高山族的土著文化以及大陆沿海文化。台湾地区有2000万人口，其中高山族仅占33万。因此，台湾地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闽南地方的文化习俗，最早是由赴台的大陆沿海民众带入台湾地区的，属于大陆母文化系统。

邓丽君对台湾地区本土文化的喜爱与她的生长环境有关。邓丽君虽非台湾本地人，但因为住地居民都是闽南籍农人，所以也深受台湾本地“闽南文化”影响。

以邓丽君《台湾民谣/丢丢铜》专辑为例，这里收录了地方自然歌谣《思想枝》；童谣式的地方歌谣《天黑黑》《丢丢铜》；日据时代前后的创作歌谣《烧肉粽》《秋风夜雨》《缘投囝仔》《心酸酸》《望春风》；歌仔戏哭调《三声无奈》；还有当代的台语流行歌曲《爱人呀你去叨位》；布袋戏歌曲《劝世歌》《苦海女神龙》；另外还包括了像《十一哥》《歹歹夫吃抹空》这样的念谣。所有歌曲皆是用闽南语演唱，具有浓重的地域色彩，展现淳朴的民风民俗。从台北最繁华的西门町到南部恬静的鹿港小镇，邓丽君的歌声赋予听者想象台湾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一个乡土的台湾，原生态的台湾，有着现代文化难以抹去的性情。

下面以童谣《丢丢铜》为例，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台北繁华，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西门町哟，行脚满街，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一双双哟。 

红红绿绿，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迷你装哟，人见人爱，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真娇美哟。 

火车行到，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台北市哟，锣鼓灯火，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满街市哟。（闽）

黄昏约会，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电影街哟，家家赏花，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买卖好哟。 

情侣牵手，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委托行哟，样样便宜，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样样买哟。 

双脚行到，伊都啊莫伊达丢哎哟，

台北市哟，假亲真多，伊都丢丢铜啊伊都，

啊莫伊达丢啊伊都，咔细腻哟。（闽）

注：町：日语城市 ；行脚：闽南音徒步 ；委托行：旧时卖泊来品商行； 咔细腻：小心。

《丢丢铜》，也称《丢丢铜仔》，是流传于台湾宜兰县的民歌曲调，最初表现的是：二百多年前，山路上交通不便，伐木者为了从北部山区的宜兰运送木材到台北盆地的淡水，便将木材绑成木排，放在河里顺水西行。在从淡水回家的路上，他们边走边唱，唱成了这首歌。歌中的“丢丢铜”是象声衬字，模拟他们经过的山洞里滴水落地的声音。后来，火车从台北通到宜兰，运送木材再也不必历经河道的急流险滩了。这首歌遂在流传中改成了一首表现孩子们迎接火车进山的的欢快歌曲－－“火车行到伊都，阿妹伊都丢，唉唷磅空呐。磅空的水伊都，丢丢铜仔伊都，阿末伊都，丢仔伊都滴落来……”歌词虽然完全改头换面，但是原来的轻快旋律和诙谐衬字依然保存了下来。

与原曲不同的是，这首在邓丽君15岁灌录的歌曲展现出另一派生活的图景。这是1968年的台北：五彩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人群，热闹的街市，身着迷你装的少女……繁华的都市场景和市民生活开启了台湾地区的现代性，同时也意味着舶来品开始侵入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

虽然歌词紧密与时代相连，但这首歌曲的曲调依旧沿用了传统的小二段式节奏，配上以锣鼓为主要元素的打击乐，台湾地区的民风民俗在这里展露无遗。《丢丢铜》属于台湾民谣分类中的自然民谣，它表现的是脚踩的土地，熟悉的人，信仰的东西，和习惯的语言，它代表着本土气质和传统精神，它是最根本的土地的声音。在邓丽君的台湾民谣歌曲中，我们可以找回那质朴感人的生活涟漪，还有那落叶归根的怀旧情调。

所以，邓丽君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的元素，然后通过自己的歌声将二者调和。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首歌由国语和闽南语混合演唱，其中第三和第六段以闽南语唱出。这种“混搭”的方式，也暗含了邓丽君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台湾地区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愿景。 
三、日本文化认同

台湾人对日本一直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情感。这从台湾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日本元素即可看出端倪：日式建筑的榻榻米房间，印有富士山和樱花图案的明信片，广播里播放的日文歌曲……二战结束后在台湾地区的大多数日本人虽然都离开台湾，但是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其实已经融入台湾生活的许多层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治时期官方民族主义的遗毒。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殖民地政府通过制度化、符码化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
因此，日治时期的“皇民化政策”使一部分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另一方面，战后初期陷入与中国共产党国共内战的国民政府治台的彻底失败，导致部分台湾人在二次大战战后对战前生活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怀念，尤其歌颂和缅怀日本殖民经验所带来的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地区首度出现的都市文化情调。“二二八事件”给台湾社会留下了“去殖民”的痛楚，不彻底的“去殖民”导致了“后殖民”的遗留病症，即 “殖民经验的延续”——殖民母国的霸权式影响，这使殖民遗迹并没有因为殖民者的离去而消失，反而造成了殖民记忆的空间化。有学者认为，“后殖民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延伸。后殖民情境并不止于殖民地独立之后所进入的历史时期，同时会留下殖民经验与记忆铭刻于本土文化之内的痕迹，并与本土传统文化未曾变形的部分产生互动关系。”
因此，历史上饱受多重殖民的台湾人不得不一直拖着自我认同混乱的脚步走向近代化。

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官方实行更开放的文化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做某种选择、调适的文化折中主义。

在此背景下，1974年，邓丽君应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的邀请赴日本发展，以一首日文名曲《空港》获得最佳新人歌星赏。
这首歌曲的日文歌词翻译如下：

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只是对你说，“偶尔独自一人的旅行也不错”

雨中的机场

我伫立在登机台上

向我挥别的你已经渐渐模糊

请回去吧，回到那个人身边

我一个人远去了

有一个温柔的人总是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从烟雨迷漫的机窗（向外远望你）

强忍着泪水，默默地跟你说“再见了”

请回去吧，回到那个人身边

我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爱情啊，有谁愿意割舍让予？

但是离别是为了我们俩人好

请回去吧，回到那个人身边

我一个人独自远行了。

对这首歌词作一个语境式的解读：爱情隐喻政治，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隐喻着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暧昧情愫。“我”是台湾的指称， 而“你”则是日本的指称。“离别”是这首歌的主题,为了实现“我”的主体性，“我”要离开“你”独自远行。旅行意味着个体自由的达成，旅行的叙事结构暗示着出发、旅途上的遭遇以及返回的时间结构，预示着后殖民时代台湾人个人生活和心理发展的焦虑。
    “我们”分别的地点是“空港”，这是一个日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即“机场”。这是一个具有时空性的场所。一方面，它代表了瞬时的，中断的时间，但是又像一条虚线，连接了一段又一段旅程，；另一方面，从地域上看，它是分布在地图上的一个个点，因此隐喻了一个“去中国化”的东亚地区的政治语境。机场的别离有一种仪式感，它表达了一种摆脱“你”“我”关系的愿望。它是“独自远行”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另外，“空港”对于邓丽君个人来说也有象征性意义。邓丽君初次来日本是从“空港”入境，成名的金曲也是《空港》，然而却又同样在“空港”里引起了纠纷。给我们带来许多美妙歌声的邓丽君，似乎非常明白自己这一生与空港之间的不解之缘。昔日她匆匆起身步出空港，辗转奔波在世界各国之间，而今在泰国逝世永远安息后，依然回到了“空港”。 

除了“你”、“我”，这篇歌词里还有“一个温柔的人”，这个虚构的第三者为“你”“我”关系的破裂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在这场恋爱中，台湾扮演了柔弱多情的女性角色，并且占据事件的主导地位，而代表男性形象的日本却被“去威权化”了，“向我挥别的你已经渐渐模糊了”。在这里，男性角色特征所包含的侵略性、占领欲都被弱化了。
另外，我们注意到此时的天气状况是烟雨迷漫的，这预示着时代大背景：政治的迷雾笼罩在台湾的上空。同时渲染了离别的伤感氛围。

整篇歌词里有三处“请回去吧，回到那个人身边，我一个人独自远行了。” 这种循环结构强化了“我”重建主体性的决心。然而，对于“我”来说，主体性的重构过程是痛苦的。“强忍泪水”是不舍情绪的外化，“我”对“你” 的依附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如果说这仅是一种含蓄的情感的表达方式，那么接下来“爱情啊，有谁愿意割舍让予？”一句则是将这种难以割舍的情绪直白化。

论及这首歌的曲调，也有特殊之处。悠长婉转的日式演歌曲风里含着隐隐的忧伤，预示着重建主体性的难度。前路漫漫未知高低，何况内心盛满了离别的忧伤。“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

50年的日治时期过后，台湾与日本“分手”，离开殖民者，寻找台湾的自我定位（台湾的根性和历史源流），重构主体性。但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国际环境的压力又使台湾人不时带有一种怀旧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渗透在邓丽君的歌曲之中。

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歌名为《情人的关怀》，由庄奴作词，替换了“离别”、“分手”这一主题，明显淡化了“我”的主体性的诉求，转而表达简单的男女之情。

当我们回顾邓丽君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台湾企图脱离日本的影响，实现其主体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又不得不向日本市场进军。

四、80年代台湾地区文化危机问题

从国民党“威严体制”到蒋经国“全面革新”，及至李登辉上台，台湾社会文化日益朝着多元化、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多种文化的交融并存导致了台湾人文化认同的困惑。
80年代的台湾当局已被历史逼到了一个痛苦选择的十字路口：坚持旧有的传统统治体系，绝不放弃任何利益，绝不向反对势力妥协，或许还能顽抗几年，但殷鉴不选，很快就会被时代潮流所吞没；顺应潮流，实行革新，放弃一些局部的利益，则有可能渡过难关，较长久地维持住自己的地位。最终，国民党最高当局选择了后者，以牺牲部分利益为代价，维持其最根本的利益——对台湾地区的统治。

对内改革为民主化提供了发展时机。80年代兴起的民主民族运动，目标是追求一个主权国家。随着国民党“中国体制”的崩解，本土文化能量掀起高潮，可是在政治语境下的后殖民论述却导致历史神圣化、集体记忆被篡改。

同时，对外关系的扩大意味着外来文化的渗入。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论”认为，从16世纪开始，全球性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以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图都被笼罩在一个可以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层网络中，在“核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势力的渗透下，“半边陲”和“边陲”国家无一不沦为核心国家的附庸。
经济上的渗透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渗透。以美日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日益融入台湾人的生活中。
这种认同的混乱突出反映在文学领域，导致80年代的台湾地区文学对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运动和所有政治力量都持有一种怀疑态度。他们不满于当局的腐败和专制，但对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运动也并不信任，在文学作品中对政治事件的描写也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在此以刘克襄的短诗《遗腹子》为例：

一九一五年，遗腹子陈念中

喜欢说中文，战死于礁吧哖

一九五一年，遗腹子陈立台

喜欢说闽南语，自戕于一个小岛

一九八零年，遗腹子陈合一

喜欢说英文，病殁于异地

二零一零年，遗腹子……

“遗腹子”指的是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诗中暗示了父亲形象的缺失对台湾的影响。弗洛伊德将父亲描述为孩子眼中的保护者、教育者和自己未来理想化的形象。儿童的认同作用（个体潜意识地向别人模仿的过程）会使儿童将父亲作为榜样模仿，使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像父亲。作为启蒙者，父亲对孩子的自我认同有重要作用。对于台湾来说，父亲的缺失导致了一种深深的被抛弃感。首先是经历了38年荷兰殖民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而后被日本殖民50年，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的怀抱；之后国共战争使得台湾再次与大陆分离，成为离岛。诗中中文、闽南语、英语三种语言认同象征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认同主流，而死亡的最终命运暗示了追根溯源、寻找父亲的最终失败。诗中隐隐流露出对前途的不安、失落与迷茫。

作为80年代台湾地区的一个典型事件，邓丽君的歌曲也强烈地表露出这种对于身份、政治、文化认同的焦虑。它不仅仅是个人观念的产物，同时也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反映出同时代人的共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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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邓丽君大事年表

	年份
	大事记
	荣获奖项
	出版专辑

	1953
	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6月全家迁往台东县池上乡
	
	

	1954
	6月举家迁往屏东机场附近居住
	
	

	1958
	至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芭蕾舞
	
	

	1960
	毕业于台北芦洲国民小学，小学时期已表现出音乐天赋；

随九三康乐队至乌坵劳军；

11月举家搬迁至台北县芦洲定居。
	
	

	1961
	接受启蒙恩师李成清歌唱指导
	
	

	1962
	随“九三康乐队”四处作劳军演出
	
	

	1963
	
	8月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以《访英台》获得冠军
	

	1964
	
	参加国语朗诵比赛，获全县第一名。
	

	1965
	就读金陵女子中学
	获得台湾第一届初中朗诵比赛第五名
	

	1966
	参加正声公司歌唱训练班
	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以《采红菱》夺魁。
	

	1967
	自金陵女中休学；

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开始灌录唱片；

9月推出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正式以歌唱为职业。
	
	《凤阳花鼓》、

《心疼的小宝宝》、

《嘿嘿阿哥哥》

	1968
	参加《群星会》节目演出，首度上电视演唱。
	
	《丢丢铜》、《比翼鸟》

《晶晶》、《畅饮一杯》

《一见你就笑》、

《邓丽君之歌第七集》、

《邓丽君之歌第八集》、《邓丽君之歌第九集》、《圣诞快乐敬贺新禧》、《再会吧十七岁》

	1969
	演唱中国电视公司开播的第一档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

主持《每日一星》节目，被誉为“天才女歌星”；

首度应邀出国前往新加坡义演。
	
	《邓丽君之歌第十二集》、《谢谢总经理》

	1970
	主演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10月在香港与张冲合演《歌迷小姐》；

随凯声综合艺术团赴港表演。
	1月当选香港“白花油慈善皇后”
	《恋爱的路多么甜》、

《花的梦》、《玫瑰姑娘》

《迷人的小姐》、

《劝世歌》

	1971
	2月至次年8月，开始巡回东南亚演唱，包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

参加台视《天涯常念旧时情》连续剧演出。
	
	《X+Y就是爱》、

《爱情123》、

《邓丽君之歌》、

《何必留下回忆》、

《歌迷小姐原声带》、

《邓丽君圣诞贺年歌曲》

	1972
	与丽风唱片公司签约；

香港歌迷组织开始举办串联活动；

结识初恋情人林振发。
	2月再度当选“白花油义卖皇后”；

12月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 
	《爱你一万倍》、

首张台语专辑《难忘初恋情人》

《海棠姑娘》、

《那奴娃情歌》、

《风从哪里来》、

《彩云飞》

	1973
	1月赴美修读英文；

到香港演唱于香港歌剧院、汉宫及珠城，然后赴越南演唱；

拍摄电影《天下一大笑》；

与日本渡边公司签约，并与宝丽多唱片公司合作唱片发行，赴日接受密集训练。
	6月赴新加坡国家剧场出席远东十大巨星晚会；

9月在香港获 “十大歌星金骆驼奖”。
	《少年爱姑娘》、

《天下一大笑原声带》、

《你可知道我爱谁》、

《第一次见到你》、

《路边野花不要采》、

《有了春天不知道》、

《你是我的梦中人》、

《悲哀的梦》、

《千言万语》、

《海鸥飞处》

	1974
	3月1日正式赴日发展；

主演喜剧《唐伯虎点秋香》；

主演舞台剧《女记者》；

主演喜剧《西厢记》；

4月首度前往金门地区作劳军演出。
	3月在日本推出首张单曲《今夜かしら明日かしら》，流行榜排行75名；

6月推出第二张单曲「空港」，获得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新宿音乐祭铜赏、银座音乐祭热演赏；

10月17日以《空港》一曲获日本“第七回新宿音乐祭”银赏；

11月19日以日语专辑《空港》获“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赏”最佳新人歌星赏。
	《海韵》、《水涟漪》、

《青山绿水我和你》、

首张日本专辑《无论今宵或明宵》（发行量约十万）

《空港》、《雪花妆》

	1975
	加盟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

9-10月在马来西亚巡回演出；

10月在香港电视台录制邓丽君电视特辑。
	获日本唱片大赏；

新宿音乐祭新人奖；

东京电视日报十大歌星奖；

银禧奖。
	《岛国之情歌第一集：再见我的爱人》、《夜雾》

《夜的乘客》、《满朝》、

《唐伯虎点秋香现场录音》、《没有爱怎么活》、

《风的传说》

	1976

	3月邓丽君香港歌迷会正式成立；

3月首次在香港利舞台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

7月在新宿举办个人音乐会；

11月率丽星歌剧团赴马来西亚巡回演出。
	6月日文单曲《夜のフェリーボート》打入流行榜前20名。
	《心中喜欢就说爱》、

《鬼马俏医生》、

《今夜想起你》、

英文专辑《爱的世界》、

《泪的小雨》

	1977
	4月于东京新桥市民会馆举行个人演唱会；

6月于台湾电视公司录制《邓丽君专辑》节目；

在日本共发八张大唱片，十二张小唱片；

7月第二度于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
	东京“何处是故乡”大赛歌曲冠军；

3月26日以《岛国之情歌第二集：今夜想起你》成为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第一位金唱片得主；

获日本电视放送奖。
	《丝丝小雨》、

《香港之恋》、

《邓丽君怀念金曲》、《云深情也深》、

《小村之恋》

	1978
	2月在星马展开巡回演出；

7月在日本举行大型演唱会；；

9月演出台湾连续剧《天涯常念旧时情》；

9月第三度于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
	大碟《邓丽君GREATEST HITS》及《岛国之情歌第三集》同时获香港第三届金唱片奖；

于日本以《东京夜景》获得“正顽张中赏”；

将演唱所得捐作慈善用途，获台湾“警广雪中送炭奖”。
	《爱情更美丽》、

《一封情书》、

《金曲精选二》、

《又见炊烟》、

《无情荒地有情天》

	1979
	发生“假护照事件”，2月黯淡赴美进修日文、英文、生物及数学；4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演唱会，为首次在美加地区办个人演唱会。
	香港第四届金唱片颁奖礼上，同时有三张大碟获白金唱片奖，另有两张大碟获金唱片奖。
	《小城故事》、《甜蜜蜜》

《难忘的情书》、

《难忘的一天》

	1980
	7月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登台；

身在美国，歌声却响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民众为邓丽君歌声而醉倒；

10月返台于国父纪念馆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予“自强爱国基金”；

10月第四度踏足利舞台，举行一连七场个人演唱会；

12月28日在香港推出第一张粤语大碟《势不两立》，瞬即达到白金唱片销量。 
	3月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

年底赴东南亚作巡回表演。
	《邓丽君精选第一集》、

《在水一方》、

首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

《一个小心愿》、

《原乡情浓》、

《艳红小曲》、《忘不了》

并灌制印度尼西亚语唱片

	1981
	开始台湾各地与东南亚巡回演唱；

5月主持台湾金钟奖；创下香港七天九场个人演唱会记录；

8月在金门参与《君在前哨》劳军音乐演出；

在高雄参与《何日君再来》劳军晚会演出；

10月替YAMAHA机车拍摄首个广告。
	台新闻局颁发《爱国艺人奖》；

8月参加香港第五届金唱片颁奖礼连获五张白金唱片，刷新香港历届金唱片记录。
	《假如我是真的》、

《爱像一首歌》、

《水上人》、

《邓丽君福建名曲专辑》、

《难忘的眼睛》

	1982
	1月8日至11日于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由宝丽金录制出版整场演唱会专辑；

在台湾台视录制《千言万语》专辑；

12月参加香港“欢乐满东华”慈善晚会。
	1月推出《邓丽君演唱会》双唱片，面世即双双成为白金唱片。
	《初次尝到寂寞》、

《香港演唱会现场录音》、

《金曲精选三》、

《别把眉儿皱》

	1983
	歌唱事业进入第十五年，1月在香港富豪酒店举办三十岁派对；开始在东南亚巡回演唱；

再度主持台湾金钟奖颁奖典礼；赴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演唱，是首位在此地签约演唱的华籍女歌手；

推出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在港、台推出的第109张专辑；

12月29日开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十五周年巡回演唱会”，创四项新记录，总计观众达十万人；

大陆全面禁唱邓丽君歌曲。
	3月当选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

5月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统计邓丽君八年来唱片总销量达五百万张，创华语歌坛记录。
	《旅人》、《淡淡幽情》、

粤语专辑《漫步人生路》

《邓丽君十五周年》、

《漫漫人生路》

	1984
	赴英国伦敦留学；

“十五周年巡回演唱会”首度对大陆直播；

重返日本推出《偿还》专辑，刷新日本乐坛历史记录。
	《偿还》获选台湾十大金嗓奖歌曲，发行量150万张；

在日本获得有线放送大赏；

日本唱片大赏；

日本演歌最受欢迎赏。
	《爱的使者》、《偿还》、

《岛国情歌镭射精选》、

《往事如昨》、

《邓丽君日语精选》

	1985
	首度入围第三十六回红白歌合战；

大陆解除禁听邓丽君歌曲的规定；

首度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与大陆歌迷接触；

接受日本《阁楼》杂志专访，公开个人三段恋情与多张性感照片；

在台主持反盗版晚会；

首度在日本连续剧中客串演出；十二月在日本NHK大会堂举行演唱会。
	在日本凭借新歌《爱人》连续十四周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并再夺有线放送大赏，同时在日本乐坛创下两项历史记录。
	《爱人》、

《偿还》中文唱片

	1986

	再度入选第三十七回红白歌合战；

推出《与君同乐》电视专辑；河北电视台播出《邓丽君故乡行》节目；

参加香港白金巨星耀保良义演。
	单曲《任时光从身边流逝》（中文曲名《我只在乎你》）突破200万张，蝉联日本年度有线电视大赏，三度蝉联有线唱片大赏创下纪录至今，获得日本《读卖新闻》100万元奖金；

获选美国《时代》杂志七大世界女歌星。
	《香港之夜》、

《东京夜景》、

《空港》中文版、

《酒醉的探戈》、

《邓丽君影视名曲精选》

	1987
	继续穿梭于香港、台湾、美加及法国等地，但已处于半退休状态，除参与慈善演出外，甚少于公众场合露面；

赴纽约参加国际公益金义演；

出席日本第三十八回红白歌合战；

《邓丽君自选歌曲225首》首度在北京发行，并印有邓丽君亲笔题词。
	日本有线音乐赏
	《我只在乎你》、

《别离的预感》、

《邓丽君自选歌曲225首》

	1988
	大陆各单位面邀邓丽君作访问；定居香港赤柱佳美道18号；

4月名作词家慎芝女士过逝专程返台吊唁；

8月出席金门八二三炮战音乐晚会。
	7月以《别离的预感》一曲，获日本有线大赏年中冠军；

12月获有线放送优秀歌星赏；

日本有线音乐赏。
	

	1989
	香港亚洲电视于农历年初二晚直播烟花汇演，出席作表演嘉宾；

5月29日参加“香港歌民主声献中华演唱会”；

移居法国巴黎；

在巴黎录制《泪的条件》等歌曲；10月赴成田机场澄清病故流言；

11月TBS播出《日本出道十五周年特别节目》；


	
	《浪漫主义》、

日文单曲《香港》

	1990
	5月9日父亲因病去世；

9月9日应邀出席无线电视直播之慈善节目作表演嘉宾。
	
	

	1991

	第三度入选日本红白歌合战；

承认与法国男友保罗的关系；

表示已到退休阶段，将仅参加慈善演出；

赴港参加《爱心献华东》赈灾筹款节目；

前往金门作劳军演唱。
	
	《悲诵》、《莫忘今宵》

	1992
	除夕返台与家人过新年；

在日本广岛和平演唱会中演唱；在亚视选美节目中获邀演唱《戏凤》；

参加法国巴黎人权广场纪念活动。
	
	在日本推出《难忘的TERESA TENG》专辑，这是个人在华语圈的最后一张国语唱片。

	1993
	担任日本有线大奖赛颁奖嘉宾；3月赴港作亚洲电视TALK SHOW《龙门阵》嘉宾；

3月应中华电视台总经理张家骧之邀，录制《永远的情人》劳军晚会节目。
	
	

	1994
	6月参加中华电视台《永远的黄埔》劳军晚会，为最后一次在台公开演出；

10月22日赴日本歌谣义演会中演唱；

11月赴香港主持亚视“今日爱心睇真D”爱心单元，为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媒体节目演出。
	
	邓丽君巨星珍藏专辑；

于日本推出《夜来香》唱片。

	1995
	2月返台与家人团聚并接受媒体访问；

3月23日出席香港亚视台庆，为最后一次在香港露面；

5月8日在泰国清迈因气喘病发与世长辞；

5月11日遗体返抵台湾；

5月28日长眠金宝山“筠园”；10月14日文教基金会成立。
	逝世后荣获总统特颁“褒扬令”与“艺宛扬芬”挽额，国防部“陆海空军褒状”，台湾省政府“华夏一等奖章”，侨务委员会“华光一等奖章”。
	大陆摇滚圈发行《告别的摇滚——纪念邓丽君专辑》；

王菲发行《菲靡靡之音》

	1996
	香港嘉利大厦失火，烧毁宝丽金唱片公司拥有的邓丽君原声母带。
	
	《邓丽君八八极品》、

《美丽与孤独》

	1997
	
	
	《往日情怀》、

《美丽与孤独》（粤语）

	1998
	《漫步人生路》纪念音乐剧
	
	

	2000
	《星愿萦我心》纪念音乐剧
	
	

	2002


	《但愿人长久》纪念音乐剧；

台北纳丽台风水灾，毁损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部分珍贵史料。
	
	

	2003
	邓丽君五十冥诞纪念
	
	

	2004
	《但愿人长久》传奇音乐剧，香港演出25场，台湾演出10场。
	
	

	2005
	邓丽君逝世十周年纪念
	
	

	2008
	
	9月以854万票,横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界等之总评选，获得“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网路票选第一名；

11月25日获选《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周年30位风云人物”之一，为台湾唯一入选人物。
	

	2009
	
	9月17日获得“中国60年十大风尚影响力女性网路票选”荣誉奖；
	

	2011
	
	4月21日“百年经典票选”活动中，《月亮代表我的心》以142万票，荣获百年经典歌曲第一名。
	


附表2：               邓丽君三类歌曲情况列表

	分类
	发行时间
	发行公司
	专辑名称

	中国古典诗词专辑

（1张）
	1983.2
	香港宝丽金唱片
	《淡淡幽情》

	闽南语专辑

（共3张）
	1968.1
	台湾宇宙唱片
	《邓丽君台湾民谣/丢丢铜》

	
	1972
	香港乐风唱片
	《难忘的初恋情人/卖肉粽》

	
	1981.12
	香港宝丽金唱片
	《福建名曲专辑》

	日语专辑

（不包括单曲，共17张）
	1974.10.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空港/雪化妆》

	
	1975.8.1
	日本宝丽多唱片
	《夜の乗客/女の生きがい》

	
	1975.11.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アカシアの梦》

	
	1977.2.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ふるさとはどこですか》

	
	1977.1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あなたと生きる》

	
	1978.6.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热唱！[东京夜景]》

	
	1978.11.21
	日本宝丽多唱片
	《心にのこる夜の呗》

	
	1980.7.1
	日本宝丽多唱片
	《演歌のメッセージ》

	
	1980.9.28
	日本宝丽多唱片
	《你（あなた）/まごころ》

	
	1981.2.28
	日本宝丽多唱片
	《ジェルソミーナの歩いた道》

	
	1983.6.1
	日本金牛宫唱片
	《旅人》

	
	1984.11.1
	日本金牛宫唱片
	《つぐない》

	
	1985.3.1
	日本金牛宫唱片
	《爱人》

	
	1986.7.31
	日本金牛宫唱片
	《时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

	
	1987.7.5
	日本金牛宫唱片
	《别れの予感》

	
	1989.3.8
	日本金牛宫唱片
	《浪漫主义》

	
	1991.3.27
	日本金牛宫唱片
	《悲しみと踊らせ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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